
神的恩典要一一数   ----- 记缅甸短宣之旅 (2012.08.03 - 2012.08.11)          
立真 
 
想參加短宣，去外頭看看，這個心願在心中已經醞釀好幾年了。每次聽到短宣的分
享，都覺得很受感動，也有一股衝動。可惜的是，家中的狀況，不容我完全放下小
孩，自己出行。當大兒子進入中學，而小兒子也漸漸長大，我也覺得應該是時候了
的時候，機會便來了。所以今年初，當牧師報告緬甸短宣的機會，我便一股愚勇，
沒假思索，就報了名，而且還很“主動”地幫我的大兒子也報上了。這件事，從事前的
準備、開會、甚至人都到了緬甸，兒子還不時的“提醒”我，都是我的主意，他可從沒
完全同意。一直到看見他在途中的微笑，即至回美國後，當別人問起短宣，他會回
答 “It's good！” 我想，他應該不會再反對我當時的執著。 
 
因為去短宣，並不是計劃周詳後才作的決定，所以等塵埃落定，才知道還是有不少
問題要面對。但也因着自己少計劃一些，神就伸手替我多做一些，這個恩典，是到
後來才越來越深地體會出來。禱告團隊知道有需要，沒停地為短宣禱告。牧師說，
把具體需要寫在代禱卡吧。我一寫，寫了四張。 
 
一是為我的工作: 
我到三四月時，才確定要開始一個很大的項目，這個項目。上級給的時限是八月底
一定要完成。短宣出發的時間剛好卡在八月初，正是項目最後的緊張階段，能不能
如期完成，老闆會不會放人，我心里真是沒底。 
 
二是為我去短宣要做的醫療服務禱告: 
雖然我在台灣是持照醫生，但自從來到美國後，已經脫離臨床甚久，這次去緬甸給
我的任務是醫療，還可能探訪當地的病人，自己究竟能不能勝任呢?更何況我對當地
常見的疾病也不了解，所以面對這個任務，心中還是有不少的忒忐不安。 
 
三是為我的身體狀況禱告: 
平常不出門，連待在家中，都不時會有暈旋的毛病。而我雖然是個旅行愛好者，但
各種交通工具卻是我的罩門。記得第一次，全家搭遊輪度假，每個人都說船穩若平
地，我卻一站起來就暈。什麼美食當前，一點也沒法享受，只能吃上暈車藥，成天
躺在船艙里休息。這次去緬甸，得轉兩趟飛機到仰光，再搭一趟小飛機到曼德拉，
然後是近六個小時的車程去臘戍，光用想的我都暈。不要到時候，不僅服事不了，
反倒要被別人服侍。 
 
四是為這次去短宣，不單單只是做事，更希望自己和兒子都能更多且更深地經歷神
的同在。 
 
代禱遞出，告訴自己要完全交托。 
 



一點一滴地，機票、簽証，一個一個地落實下來。短宣之旅，也變得越加清晰起來
。而日子是過得緊張而忙碌的....... 
 
出發前一個禮拜，幾乎把全部的精力賣給了公司。每天不到七點就進公司，不到天
黑離不開，就想在出發前能把大部份的事情做個段落，減少我不在公司近四個星期
的時間可能出現的問題。而這個星期，我也得把最後的實驗完成，組里的人也跟着
我沒天沒夜的。記得是7月19日(星期四)，晚上八點多了，我在處理這個實驗實里最
重要的臨床數據，但發現數據里有些問題，而最糟糕的是，沒法通過最後的檢測，
這便意味着可能整個計劃案失敗了，我的心頓時沉到谷底。驗室里還留了一個人在
幫我做實驗，他來問我，要不要他留下來，幫我把實驗做完。我身心都已經極度勞
累，而這人也是有妻有小的，不能讓人家也跟着自己折騰，便叫他趕緊回家了。我
再留下來，處理一些資料，晚上九點半左右離開了公司。 
 
車子滑開了公司的停車場，腦子卻停不下來，滿腦子的數據，一遍又一遍的想那裡
出問題了，有沒有什麼其他可行的驗證方法。回想這三個月的時間，大大小小的問
題不知處理了多少，前前後後共寫了一百多份的文件和記錄。在自己覺得應該沒問
題了，卻出了最嚴重的問題。明明知道禱告小組沒停地為我的工作禱告，為什麼? 
車子駛進高速公路，音響此時播放“我願意”這首詩歌 
 
 
 
........................ 
多少不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的眼淚， 
我發現你知道，你全都知道。 
我願意，我願意， 我願意，從你手中接收每個環境， 
我願意，我願意， 我願意，這是我所需，是於我有益， 
我願意，我願意， 我願意，交出自己，信任你美意， 
我願意，我願意， 我願意，你永遠良善，全然是愛。 
............................. 
 
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不是傷心失望，而是再次認定，相信主的同在。我不願
意把這三個月來沒停過的曲曲折折歸咎于魔鬼的攻擊，若不是天父允許，我頭上的
頭发一根也不會掉落。 
 
接下來的幾天，我仔細地核對每一份數據，雖然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但處理的方
向慢慢地清楚了，我也有了初步的計劃。 
 
7月21日，出發前兩天，休假的老闆回來了，我當然趕緊跟他報告情形，他果然特別
激動，在他的質問中，深深感覺到他的着急。待他比較冷靜後，我拿出以前的實驗
資料跟這次的對比給他看，並且提交我的解決方案，他不置可否，交代我召開緊急



會議。我照着他交代的去做。沒想到，沒過多久，他又來找我，告訴我上級主管已
同意我提的方案，不要開會了，讓我直接跟公司里的臨床醫學部門主管合作。很好
，又往前邁了一步，但沒想到下個問題又出現了。公司里的臨床醫學部門主管，一
直要休假到七月底，而我兩天後就出發了，時間完全配合不上，怎麼辦?我發了幾封
電子郵件，等待回音，而這件事一直到我出發前夕，仍沒有解決，我想，老闆此時
放我休長假，心里不會是樂意的。 
 
7月22日，出發前一晚，深夜11點多了，再過12個多小時，應該就上飛機了，可是
行李卻完全還沒打包，我告訴自己，得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了，拿出兩個大箱，照着
自己先前列的清單，趕緊往里頭塞，重要的是別忘了短宣的資料、藥品、還有相機
，其他的東西都不怕，缺的到北京再買。凌晨一點多了，我的腦袋再也沒法支配我
的身體，我倒下休息了。明天的事(應該說今天了)明天再煩惱吧。 
 
早上七點多醒來，馬不停蹄地把家裡的事，做出發前最後的盤點，然後又把公司要
處理的東西，塞進手提行李箱。不知怎麼有這麼多的事，而時間卻飛得那麼快。 
陳暉10點多就特意從禱告會出來，要帶我們去BART，可我卻硬生生地讓她久等了
近40分鐘，才終於能離開家，踏上旅途。 
 
飛機馬上要起飛了，我還在候機室里跟公司的人在電話上，原本以為可以在上飛機
前做完的事，卻因電腦的一些技術問題，一直連不上公司的系統，沒辦法，只好用
電話遙控。兒子本來一直都在旁邊專心地打電玩，此時，再也按捺不住，告訴我空
服員已經宣佈最後的登機指令，再不上去，門就要關了。我匆忙的把攤在椅子上的
東西往包裡一塞，走！ 
 
這一走，一直到落地北京，才發現我把上連公司系統的網絡卡給落在舊金山的機場
了。 
 
在北京的日子，人整天昏昏沉沉的，原本調時差都沒有太大的問題我，不怎麼的，
這次卻極端的困難。白天沒睡，撐到晚上11、12點才入睡，但最多也只能睡到凌晨
3、4點，便睜着眼到天明。因為沒好好休息，整個人就像踏在雲里霧堆。原本離開
美國前，打算在北京時加緊寫公司報告的雄心壯志，早就煙消雲散。反正連不上公
司的系統，正好有充份的理由不用再煩惱公司的事了。一直到回美國上班後，才知
道老板在這段時間內給我發了好幾封電郵，我既沒看到，也就沒憂慮了。我想神真
是知道我的需要，特別是需要靜下來休息的需要，我只能讚嘆，公司的卡丟得好。 
 
一直到要從北京出發前往仰光的前夕，才感覺時差調過來了，人也比較有精神了。
明天即將踏上緬甸這個陌生的國家，心中還是挺興奮的。 
 
飛機在雲中穿梭，天空是神的大畫布，他信手拈來，一片片，一塊塊的雲朵，成了
最美的藝術品。我端着相機，在一聲聲快門聲中，把這些美景留在我永遠的記憶盒



里。飛機誤點了3個多小時，在經過10個多小時的飛行，終於着地仰光。當地的同工
已在機場等候。後來才知道，緬甸還沒有在網上提供飛機着陸的及時訊息，接機的
人得到機場才能知道飛機何時才能抵達，我這般誤點，真是難為他們了。 
 
八月是緬甸的雨季，仰光剛下過雨，地上一片濕坭，天氣極其悶熱，而車子是沒有
空調的，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到了旅館。由於航班的銜接問題，我和兒子是最
早到的一批。接機的人交代我明天早上八點來接我去機場接姜牧師和Andrew牧師，
並告訴我另外的七個人可能到不了。我知道台灣有颱風過境，但當時沒有看到牧師
發的電郵，所以並不清楚具體發生的情況。不過知道兩位牧師都能按時到，我像是
吃了定心丸，也沒什麼好擔心了。 
 
第二天在仰光機場，喜出望外地接了短宣隊所有的成員，人全到齊了，大家顯得都
格外興奮，沒看出旅途的勞累。緊接着要轉國內線到曼德拉，傍晚到達後，在當地
的學生中心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緊接着就坐上車，開始往臘戍趕路。當晚夜
宿眉苗，第二天一早，又繼續趕路。 
 
知道我會暈車，大家都對我特別好，把前方的寶座讓給了我，我便和林阿姨一起坐
在前頭司機旁。緬甸的方向盤是在右手邊，司機坐在右邊，但超車卻是從左手邊超
，試想一下你的視野，你大概就可以想象每回超車有多刺激。山間鄉下的路，沒有
什麼清楚的分界，而一路噴着灰煙的蝸牛卡車沒有停過，伴着此起彼落的喇叭聲，
幾次峰迴路轉，驚心動魄，自不在話下。這一路聽到的喇叭聲，加起來猶勝美國住
上十幾二十年聽到的總數。連站在馬路中間的狗都對喇叭聲充耳不聞，無動于衷，
由此可見一般。 
 
路途遙遠，我便和旁邊的林阿姨天南地北地聊個不停，短宣給了我們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彼此能有更深的認識。林阿姨問起了我的工作，我說事情還在那，也知道問
題還沒有解決，但不知怎的，想緊張都緊張不起來，我想這便是神的恩典，讓我的
心能夠安定於天。一路上，這首詩歌一直在我的心中回響。 
 
 
....................................................................... 
主，我相信你的應許， 
主，我相信你的愛， 
主，我相信你的真實，我相信於你。 
所以我來，為要愛你， 
所以我來，為要敬拜你， 
你在我身，作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 
........................................................................ 
 



沿途盡是山，是樹，不知道是不是雨季的關係，到處綠意盎然，常常轉個彎，一大
片農田，或玉米田就映入眼帘。更不時有有牧童趕牛、趕羊，牛羊脖子上叮噹的銅
鈴聲，夾雜着穿梭於載人運貨的卡車，包廂車之間的機動車聲，真是有古典與現代
渾然組合的韻味。當然，其中有個不可不提的景象，就是沿路真是三步一小廟，五
步一大廟，雖然旁邊的民舍可能極其破舊，甚至只可稱作茅舍，但廟可是金碧輝煌
，建得一點都不含糊。 
 
這一路，看風景，聊天，照相，再加上被車子拋過來，甩過去，倒是沒有暈車。當
寫着緬文“臘戍歡迎你”的牌坊映在眼前，心情一下子輕鬆起來，中午時分，終於到了
我們的目的地，恩慈之家。 
 
原本已被牧師洗腦，準備來日五日，天天吃素的我們，意外的發現，餐桌上有雞，
有魚，更少不了當地的野菜，還有令我嘴饞的辣椒，真是太豐盛了。我們當中，最
興奮的就屬我兒子，他是基本上不碰蔬菜的人，來這次短宣，最讓他耿耿于懷於懷
的便是沒肉吃，現在一下子見到肉，他的憂慮立即一掃而空。反倒是我覺得有點可
惜了，少了一個給他訓練和突破的機會。 
 
我們在的那幾天，恩慈之家的人餐餐為我們準備不同的菜色，有一餐，我們甚至吃
云南火鍋，是用那種中間燒炭的舊式火鍋，雞肉湯底，再配上不同的豆腐，野菜，
至今回想起來，仍是意猶未盡，還想再吃。其中比較有當地特色的還有甖粟面餅 
(別擔心，沒有鴉片成份在裡頭)，另外就是米粉湯，有一點像云南的過橋米線，但夾
着一點淡淡的酸味，在勞累之後，吃上一碗熱騰騰的湯粉，疲倦真是一掃而空。飯
後還擺上各式個樣的水果，有些水果，象是山竹，蓮霧，在美國是吃不到的。 
 
到達的當天午飯後，團隊便分開各組，有不同的服事。我跟醫護室的負責同工談了
藥品的用法，也回答了她提的一些問題。中心里的藥品還算齊全，她的問題也不多
，所以沒多久就講完了。之後我便坐到中庭，將我帶去的藥用中文寫上劑量和用法
。這時查師母走來，說，來，我們去探訪附近的病人。抓上聽診器，就出發了。探
訪的過程，讓我有機會接觸地方的老百姓，也能多了解當地的民情，真是不錯的經
歷。這次短宣，有比較多的機會跟查師母行動，查師母是一個很熱情而大方的人，
很有親和力，看着她，那麼自然的跟別人傳福音，抓着病人就讓他們來教會，聽耶
穌的道，動不動就能來一篇即時的講道，我在她旁邊，時時感受到她那種毫不猶豫
，毫不做作的激情，真是值得我學習。 
 
這次短宣，雖然給我的任務是醫療，但不像其它的組員，有比較具體的行事表，我
是到了當地見機行事。在做完第一天的服事後，我心想，我要成為隊里的閑人了，
就負責照相吧。正想着呢，查牧師來了，說神學院的學生，有很多醫療常識方面的
需要，讓我去跟他們講講。沒有特定的主題，我就讓他們把他們想問的問題提出來
，結果整整寫滿了一白板，從青少年的生理常識，到各種他們現在，或者是親戚正



面臨的大大小小的毛病，最後聊到各種癌症的預防和治療，原本給我一二個小時的
時間，最後花了接近一整天。 
 
自從辭別臨床，自己已漸漸淡忘醫生這個角色，但查師母每逢介紹，就喊我是台灣
來的孫醫師，聽得我有些不習慣，也覺得挺不好意思的。但經過這幾天的歷練，自
己漸漸活絡起來，當年在台灣鄉下作醫療服務的感覺，隱隱再現。我的母親對我沒
留在台灣當醫生，跑到美國來過“苦日子”一直不是很釋懷。夜深人靜時，偶爾想起過
去在醫院的日子，也曾反問自己，是不是浪費了自己所受的七年醫療訓練。但這次
到緬甸這個比較貧窮落後的國家，深深感覺到宣教工場上醫療的需求。我想在神裡
面，沒有什麼經歷是白白浪費的，雖然自己還不是很清楚確定未來的服事方向，但
我相信，也祈求神的帶領，讓我一步步慢慢找到自己的定點。這算是短宣後給自己
另一個新的挑戰吧。 
 
來到恩慈之家，就不能不提提那裡的小孩，個個可愛，個個有禮貌。這麼一大家院
子，住了小至五歲，大至十五、六歲，不下七八十個孩子，可是卻沒聽過他們爭吵
的聲音。我看查牧師，查師母，或是同工們，好像也沒有整天盯着他們，或是不時
耳提面命，但他們卻不僅從小學會照顧自己，也學會彼此照顧扶持。有一天，我信
步走到廚房，見到四個大姐姐在洗碗，我問他們沒有其它小朋友來幫忙嗎? 
他們說，每天誰做什麼事，都是排好的，連最小的小弟弟，也得幫忙煮飯給所有的
小朋友吃。我再笑問他們，如果煮的不好吃，你們會教他們怎麼煮嗎?他們一起回答
我說，不會，我們都吃的。這就是彼此相愛的心了。說是讓我們的青少年到廚房幫
忙洗碗，但最後卻一次也沒做到，實在是太優待我們這群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青
少年了。 
 
再有一天傍晚，我到小男孩住的宿舍看看他們，見他們全圍在那打彈珠，好奇之下
，我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重溫小時候的游戲，他們告訴我玩法後，就讓我試試，看
其它的小朋友一彈出去就能擊中目標，我的珠珠卻總是到處亂彈。他們輪流玩，不
論彈的準不準，總是嘻笑成一團，沒見他們為了誰贏誰輸，爭得面紅耳赤。這時，
順便讓他們教了我一句緬文的問候語 min-ga-lar-par (相當於你好的意思), 
練了老半天，第二天見了小朋友就想一顯身手，可惜我向誰說，誰都是睜着眼，一
臉茫然地望着我，可見我的發音有多不准。後來當我拜訪美航這個村落時，見了外
國宣教士為當地翻譯的緬文聖經，不禁佩服萬分。這些宣教士，來到一個人生地不
熟的地方，住在那裡，學當地的語文，然後幫助當地人翻譯聖經。他們為神的付出
，豈是我們這蜻蜓點水般的短宣所能相比的。 
 
這次的短宣，我們也有不少機會參觀附近的事工，拜訪附近的村落。越走心就越激
動。是的，他們的生活條件的確很辛苦，甚至為了水源，村落彼此之間還會相爭，
但神卻深深地看顧那裡的每一個事工，每一個老師，每一個小孩。孤兒院傳出來小
孩的歌聲“輕輕聽，我要輕輕聽，我要侧耳聽我主声音。輕輕聽，他在輕輕聽，我的



牧人認得我聲音.....”還繚繞於耳，我的心仍久久不能平息。心靈的富足遠勝物質的豐
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讚美，再讚美！ 
 
我們的這群青少年，在Andrew牧師的號召及帶領下，跟當地的小孩，真是打成一片
。因為Andrew太沒有牧師架子了，有時我都會一不小心，仿彿把他當成另一個“大一
點”的youth。我的兒子，因為是youth里唯一的男生，又是年紀最小的，真的就黏在
Andrew牧師邊，跟長跟短。雖然Andrew牧師還年輕，但講起聖經可是有一套。每
天的晨更，我的兒子都要笑着提醒他，晨更的時間是15分鐘，不是40幾分鐘，但每
次都停不下來，最後都只能邊吃早餐，邊查經。為了我的兒子有這麼一個難得的機
會，能專心聽神的話，我從心裡真的很感謝Andrew牧師。傍晚時分，吃過晚飯，靜
靜地看着我們這群青少年圍在Andrew牧師邊，聽他輕輕彈着吉它，我也不禁陶然忘
我了。這次青少年有這麼一段時間近距離的跟Andrew牧師在一起，相處和服事，不
能不說是一種祝福。 
 
一個禮拜飛快而逝，終於要到離別的時刻了。對於這片地，這裡的小孩，心裡揚起
了一份難捨難分的牽掛。 
 
回到了仰光，送走了所有的隊員，又剩下我和兒子了，這時開始有那種歸心似箭的
感覺。小兒子被我扔在北京一個多禮拜，想念極了。剩下的這一天，請了當地的同
工帶我們到附近走走，算是仰光一日遊。緬甸就像云南一樣，是由很多少數民族組
成的。我們參觀了他們的民俗村，了解了不少文化。午飯後開始拜佛(哈哈，是以文
化之心，並藝術的角度來看的)，到了緬甸，如果沒看上幾個pagoda，尤其是當地最
有名的Shwedagon Pagoda 和臥佛，怎能說到過仰光呢? ！ 
 
我們參觀的臥佛，是緬甸國家里，幾個有名的臥佛之一。我們到的時候，大雨滂沱
，進大廳的時候，還得把濕答答的鞋子脫下。只見善男信女，有的打坐，有的鋪上
毯子，就像我們到公園野餐一樣，零零落落，但也坐滿了一地。整個臥佛橫跨大廳
，足足有一，二個籃球場那麼大。我笑着跟兒子說，還好我們的神不是整天躺着讓
人供奉，否則信的就白信了。 
 
在仰光還發生了一個小小的插曲。我留了一個皮箱在當地的同工家里，是準備回程
時再拿的，原本說好是離開仰光前一天，早上參觀前送給我，後來又改成晚上八點
半說好送來旅館，但一直等到晚上快九點了，還不見蹤跡。第二天一早要上飛機，
還等着這個包要打行李，不禁就唸叨起來。躺在床上看奧運的兒子，突然說，“Mom
, you should pray. Don't you learn the lesson these days?” 
(你要禱告，難道這幾天來，你還沒學會這個功課嗎?)沒想到我這平日對信仰弔兒郎
當的兒子，經過這幾天短宣隊的熏陶，大有長進，居然一語叫醒夢中人。於是我們
關上電視，兒子為我能拿到皮箱，做了一個簡短的禱告。禱告完後，我開始整理行
李，沒想到晚上10點多，該是睡覺的時間了，房間的電話卻出乎意外地響了，倆位



同工伴隨傳道的太太，專程到旅館給我送箱子來了。也因這個晚上的造訪，讓我有
機會認識傳道的夫人，還能聊聊，也不嘗是個意外的收穫。 
 
離開仰光，短宣算是畫上了句點。但神的作為和恩典還延續着....... 
 
回到美國，第一個要面對的麻煩事，就是離開美國前，我在公司的項目留下的一股
爛攤子。第一天回到公司後，才知道，不只原來有的，還加上我不在的這段時間，
新增的問題。這些新增的問題，成了我的見面禮，真是雪上加霜。距離提交項目成
果的期限，只剩下兩個星期，而老闆發話，沒什麼說的，得照原定的時間表完成。 
顧不上什麼調時差了，只能快馬加鞭往前衝。雖然有時差，但腦袋卻特別地清晰，
這段哈巴谷書里的經文“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牧鹿的蹄，又使我穩
行在高處”不斷在我的心中安慰並激勵我。這兩個禮拜的時間，神幫助我過關斬將，
把面臨的每一個問題擺平，更讓每一個閱讀我項目終結報告的人，都能同心，意見
一致，就在項目期限的最後一天下午三點多鐘，我的報告核准，項目成功按時完成
。我們的神真是太棒了。 
 
除了能把公司的事按時解決外，最讓我驚訝的還在後頭。學校開學沒多久，大兒子
要畫一份介紹自己的圖，讓老師和同學能認識彼此。這張圖的構圖是像這樣的: 
一個大圓圈裡面有一個小圓，然後在兩個圓圈中間再分隔四個等分。兒子得畫五個
跟自己有關的特質或特長，一個畫在中間的圓圈里，其他四個畫在中間圓圈外圍的
四個格子里。那天正在煮飯，兒子跑來對問我，說他想了四個，但還差一個，問我
有什麼建議。他順口說，他寫自己是Christian(基督徒)，還有其它等等。我聽了先是
一驚，心中暗暗的第一個反應居然是，在公立學校儘量不要太帶宗教色彩，但我沒
說出口，馬上轉念一想，兒子有心，我怎能扯他後腿?這是好事一樁。晚上瞄了他的
作業一眼，着實讓我吃了一驚，沒料到，兒子畫了個十字架在中間的小圓圈，然後
把關乎他的其他四個特質或特長圍着中間的圈，畫在週圍。哈列路亞！若不是神在
他裡面動工，他豈能這樣來描述自己。經歷了這次的短宣，我確信神已經把一粒小
小的種子埋在他的心裡，我期待看到有一天，這棵種子發芽結果！ 
 
原本要參加短宣，是想在神國的服事里，能做點事，希望自己不要“坐”一輩子的基督
徒。及至邁出一步，才深深體會到，神根本不需要我替他做什麼，他的手早已鋪蓋
全地。他要我出去，更多的是因為愛我，要我嘗嘗與他同工的滋味，並且在不聲不
息中，全然成就了我每一個禱告(更謝謝眾多姐妹弟兄沒有停止的代禱)。這趟短短的
旅程，每一片的土地，每一個孩子的微笑，每一個在為神默默擺上自己生命的人，
讓我有幸在地上就能先嘗一點在天堂的滋味。我還能用言語說什麼呢?只能說這是一
趟“恩典之旅”！ 


